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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王　 严

【提要】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

学曾享誉非洲内外。 然而，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

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 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

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

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

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

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

进史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 　 尼日利亚史学　 史学危机　 民族主义史学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当代非洲史学建立后出现的第一个史学流派。 民族

主义史学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对非洲历史的偏见为己任，为非洲历史文化的复原和非洲自信心

的树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
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幻灭的时代”：非洲人普遍对非洲史学感到失望，认为它是虚构的，其研究实践与

现实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洲史学陷于危机状态。①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的最早诞生地之一，②伊巴丹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性流

派之一。 １９５５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历史协会是非洲第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团体，在其组织与推动下，
尼日利亚史学界在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力证非洲是有历史的大陆，为尼日利亚的民族独立解放运

动提供了思想支撑。 然而，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缺乏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单一、研究方

法陈旧，研究内容与社会现实需求脱节，尼日利亚史学界经历着一场“危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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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学界对尼日利亚史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多，主要

有：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王严：《阿尤德吉·奥卢贡菊及其

海洋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１ 期；石海龙、张忠祥：《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史学集刊》２０２０ 年第３ 期；曹峰

毓、后黎：《论肯尼斯·翁伍卡·迪凯在非洲史研究中的贡献》，《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邓哲远：《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

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黄畅：《近二十年来尼日利亚史学研究

趋势》，《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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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危机其实就是之前占主流的民族主义史学在研究理论、主题以及方法方面

的危机。 同时，尼日利亚史学界出现了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内容以及功能的争议。 一些史学家强调

“生产史”，注重积累更多的经验数据，并将史学研究范畴从纯粹的政治问题扩大到社会、经济和文化

问题上。 其他史学家则提倡一种更激进的分析框架，如依附理论。① 面对危机与争议，民族主义史学

家是如何回应、如何反思的呢？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的公开演讲与相关著

作，呈现本次史学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三方面剖析危机的成因，综述尼日

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研究功能、研究主题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提出的新主张。

一、尼日利亚史学危机的表现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Ｊ. Ｆ. 阿德·阿贾伊（Ｊ. Ｆ. Ａｄｅ Ａｊａｙｉ）、Ｅ. Ａ. 阿严德莱（Ｅ. Ａ. Ａｙａｎｄｅｌｅ）、奥巴

罗·伊基梅（Ｏｂａｒｏ Ｉｋｉｍｅ）和 Ｅ. Ｊ. 阿拉戈阿（Ｅ. Ｊ. Ａｌａｇｏａ）等尼日利亚著名史学家在他们的就职演

说、公开演讲②以及著作③中都提到了史学危机。 综合来看，尼日利亚史学危机主要表现为史学组织

危机、历史学专业招生危机与史学的社会价值危机三方面。
（一）史学组织危机。 尼日利亚历史协会通过定期召开年会、发行专业刊物《尼日利亚历史协会

期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与《历史》（Ｔａｒｉｋｈ）、组织出版“伊巴丹历史系列”
（Ｉｂａｄ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等史学活动，促进了尼日利亚的非洲史研究及成果的传播。 然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历史协会面临着年会难以为继、专业刊物停刊、“伊巴丹历史系列”暂停出版三方

面危机。 首先，包括大部分资深学者在内的大多数史学家既不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也不缴纳入会

年费，尼日利亚历史协会运行艰难，有时甚至筹集不到召开年会所需的经费。④ 其次，《尼日利亚历

史协会期刊》与《历史》也因经费问题而不得不暂停发行。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发行的《尼日利亚历史协

会期刊》，每年最少出版一期，偶尔出版两期；但从 １９８４ 年后就中断了，在 １９８５—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９ 年间

都没有发行过，直到 ２００５ 年才恢复发行。 从 １９６６ 年开始发行的《历史》，自 １９８０ 年后不再发行。 其

三，“伊巴丹历史系列”暂停出版。 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与朗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伊巴丹

历史系列”。 这套丛书涵盖了非洲历史的各个方面，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奠定了伊巴丹大学在

非洲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声誉。⑤ 该系列共出版了二十多本书，最后一本是 １９８１ 年出版的《尼日利亚

锡矿业的资本与劳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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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学专业招生危机。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 ２５ 年间（１９６０—１９８５ 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部

长与高校校长中的大多数都是史学专业出身。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历史学专业曾是伊巴丹大学最

受追捧的学科，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学院学生都选择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② 虽然尼

日利亚大学在扩招，但选择历史学专业作为第一课程的研究生与本科生却越来越少。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大多数历史系面临着招生人数下滑的趋势，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现了未能完成招生

计划的困境。③ 历史学专业毕业人数的下降同样反映出招生危机。 １９８７ 年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历

史学专业共有 ６０ 人毕业，１９８８ 年 ４１ 人毕业，１９９９ 年则只有 １９ 人毕业。④

（三）史学的社会价值危机。 １９６６ 年，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被推翻，军政府上台。 军政府上台后

不仅引发动荡并导致内战，而且由于军政府的腐败以及经济管理政策上的失误，尼日利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发生经济危机。 处于动荡不安与贫困中的年轻一代，开始质疑民族主义史学解读过去的范

式，质疑史学研究的相关性。 他们想知道灿烂的过去文明对于不发达的当代意味着什么。 他们质

疑，如果他们这一代人不会修路架桥，就算是他们的祖先修建了金字塔，除了说明过去的辉煌外，对
今天的他们又有什么用？ 当今的领导人是残暴的军事独裁者，史学著作只是告知了他们历史上的殖

民地官员也是残暴而不公正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呢？⑤

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将白人以及非洲之外的人群设定为他们的读者群，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向这些

人证明非洲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的读者定位影响了民族主义史学在非洲本土社会功能的

发挥，未能让普通民众意识到尼日利亚历史研究的价值。 正如阿贾伊指出的，“到目前为止，在形成

一个开放、充满活力又统一的尼日利亚社会方面，史学是失败的；同时，史学在培育能够维持这样一

种社会的价值体系方面也是失败的。”⑥此外，研究自身族群历史的史学家，如肯尼斯·迪凯、阿菲博

等人都是伊博族，都没有写出一部自身族群研究的通史性著作。 伊巴丹大学还在 １９６５ 年发起了伊

博历史研究系列，但是这些史学家没有写出一部伊博通史性著作。⑦

二、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对史学危机的反思

面对史学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反思。 他们认

为此次危机的出现，是史学自身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和尼日利亚军政府不重视人文社科

研究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研究理论上，以描述阐释为主，缺乏对非洲历史理论的探索。 历史理论是对人类以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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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的反思，①对非洲历史理论的探讨，有助于帮助非洲人认知自己的过往，对非洲历史理论进行分

析性的研究则可以形成非洲史学理论。 无论是非洲历史理论还是非洲史学理论，都有助于利用历史

知识与历史研究解决非洲当前所面临的问题。② 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乃至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只停

留在“非洲是有历史的”论证层面，没能在论证“非洲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揭示非洲历史表

象背后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没能形成关于非洲历史的独特理论体系与逻辑体系。③ 阿拉戈阿认为，
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书写一本史学理论方面的专著，或者是阐释其专著的

思想观念基础”。④ 他敦促尼日利亚史学家们审视其史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⑤ Ｐ. Ｐ. 埃科也意识到

伊巴丹学派缺乏理论的问题。 他认为，“伊巴丹学派最近出现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评，自信心下降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⑥

（二）研究立场上，存在对殖民统治的矛盾心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民族主义史学

自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殖民统治的对立面。 为了强调非洲历史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为了证明殖民统

治对非洲历史进程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拒绝将殖民时期看成非洲历史的分界线，
仅仅将其看成非洲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民族主义史学对于殖民统治的这种认识，导致民众有意识

地、蓄意地贬低殖民统治在非洲历史上的破坏作用。⑦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史学又在其研究中无意识地强调殖民统治对非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性。 其

一，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研究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与政策，而是研究非洲人对这些活动与政策的

反应与抵制，研究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与政策对非洲传统制度的影响。 这样一来，非洲的历史，即
便是在殖民时期，也变成了非洲人自己的历史，而不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

有：迪凯的《１８３０—１８８５ 年尼日利亚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尼日利亚经济与政治史导论》、阿贾伊的

《１８４１—１８９１ 年尼日利亚的基督徒传教士：新精英的形成》、Ｒ. Ａ. 阿德莱耶的《１９０４—１９０６ 年北尼日

利亚的权力与外交：索科托苏丹国与它的敌人们》和阿严德莱的《１８４２—１９１４ 年传教士对当代尼日

利亚的影响：一项政治与社会分析》。⑧ 但在史学研究中一味地强调非洲人反抗欧洲殖民者的历史，
使尼日利亚史学研究走上了另一种极端：非洲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外来者斗争的历史。 其二，民族

主义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政变以及政权的暴力更迭是殖民主义者精心策划的结果。 然而，阿菲博

对前殖民时期非洲历史的研究表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就已经出现了政变与政权的暴力更迭。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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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外来影响的研究，忽视了对非洲内部暴力事件的研究，使史学家们看不

到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忽视了对族群关系的研究。
（三）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 民族主义史学采用的是从欧洲继承来的经验主义的史学研究方

法，这种研究方法只注重历史证据的收集，忽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很难通过历史研究起到举一反三

的借鉴作用，影响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 此外，民族主义史学还照搬欧洲大国兴衰的经验研究尼

日利亚历史上的大国崛起。
经验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主要有二。 其一，经验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注重的是对作为史料的

“证据”的收集整理，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忽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为了从思想上鼓励尼日利亚

民众的反殖民统治斗争和树立民族自信心，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千方百计地从非洲过去的历

史中寻找证据。 因此，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复原”被殖民主义史学曲解了的非洲过去，
是为了“捍卫”非洲以及非洲人过往的历史，这样的研究目的决定了民族主义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只注

重论证，而忽视解释。① 其二，忽视历史研究的深入分析，影响了史学功能的发挥。 史学之所以被认

为是有用的，是因为史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历史事件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理解。 奥巴罗批判

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尼日利亚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分析的肤浅性。 即便是

当著作再版的时候，这些史学家也没有从“便于加深读者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这一点出发，根据时

代的最新需求而深化分析。② 例如，从阿贾伊的《１８４１—１８９１ 年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传教士：新精英的

形成》与阿严德莱的《１８４２—１９１４ 年传教士对现代尼日利亚的影响：一项政治与社会分析》两部著作

中，都可以看出尼日利亚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性。 遗憾的是，这两位史学家只是呈现这些不平等

性，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对尼日利亚历史进程的影响，即便是再版时

也没有增加这些内容。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史学家们没有敏锐地感知尼日利亚国家发展

面临的困境。③ 在《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传教士》出版三年后，爆发了比夫拉内战。 而比夫拉内战爆发

的原因是有迹可循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同族群精英主义出现时间的不同。 比夫拉内战

爆发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当时的伊博人精英主义的出现，并意识到他们在联邦军政府中的各种待遇

要远远落后于北方的豪萨 －富拉尼人。
照搬欧洲经验研究非洲历史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欧洲的历史进程通常被认为是大国兴衰的结

果。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也运用大国兴衰模式来研究非洲的历史变迁，如关注贝宁、奥约和索科托

等大型中央集权国家与帝国，这些大国与帝国被认为是尼日利亚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力量，被认为孕

育并影响了周边较小社区的发展。④ 在这一研究模式的影响下，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将尼日利

亚东部国家组织的出现归因于贝宁、伊达（ Ｉｄａｈ）和朱昆（Ｊｕｋｕｎ）等地区霸权国发动政治兼并战争的

结果。⑤ 但阿菲博通过对口述传统、考古发现和二手材料的分析，认为这些大王国实际上是由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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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发展而来的。① 其二，照搬欧洲进化式的民族国家构建范式研究非洲民族国家进程。 民族主义史学

家们将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看成按照西方的经验建立民族国家。② 因此，为了培育民众

对国家的归属感，为了将国内各族群整合成新的国族，他们有意识地从历史中找寻族群间的联系，找
寻其和平相处的典型案例，并尽量避免族群间的冲突或竞争等不利于族群关系的相关研究。③

（四）史学研究主题上的缺陷。 尼日利亚史学之所以出现危机，在于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主题上的

缺陷，具体表现有二。 １. 政治史研究过多。 重视政治史研究、忽视经济史研究，是 １９ 世纪后期英国

史学的传统。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对此的解释是“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

史”。④ １８８６ 年创刊的《英国历史学评论》在其创刊号前言论及史学的实质内容和范围时指出：“国
家与政治将是史学的主要题材，因为国家的活动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个人的活动通常

比平民的活动重要得多。”⑤在英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也呈现政治史研究过

多、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较少的特点。 从 １９７７ 年之前出版的 １６ 本“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标题可

以看出这一点。 这些专著主要研究传教士对尼日利亚的影响、⑥尼日利亚领土上的王国与欧洲的关

系、⑦索科托苏丹国、奥约帝国等尼日利亚历史上的大型中央集权王国。⑧ ２. 忽视对有助于非洲自

治、国家建设与自我理解的史学主题的研究。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非洲国家面临着国家构建方

面的挑战，政党之间、族群之间冲突不断。 此时不再需要史学家们证明非洲过去存在着王国、帝国，
而是需要史学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发展与稳定；需要在自我理解、自力更生、民族融合

与社区的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史学的功能。⑨ 托尼·法罗拉认为，尼日利亚史学家没能适当地关注

有助于国家解决面临的一些政治与社会经济领域问题的研究主题。�I0

（五）尼日利亚军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系列政策。 为了实现知识与思想上的自立，非洲

国家独立后纷纷建立自己的大学与研究机构。 这些新成立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大多数是公立的，其研

究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 因为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活动有助于民众支持新政府，历史系获得

大量的政府拨款。 然而，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第一共和国倒台与军政府上台之后，尼日利亚军政府开

始质疑人文社会科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经济危机的爆发，尼日

利亚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实施结构调整计划，为了避免出现财政赤字，军政府尽量控制政府支出，尤其

是削减教育与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的开支。 军政府削减了在他们看起来对经济发展没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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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历史学的资助，甚至认为如果历史课不在课程表中的话，社会研究可能会好一些。 基于这样

的认知，军政府从小学与初中课程表中删除了历史课。 １９８１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法案》明确规定，初
中不再开设历史课。① 高中也不再开设历史课，这使得在尼日利亚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入学考试中，管
理学成为历史学的替代学科。② 同时，各级政府不再提供历史学专业的奖学金。③

三、史学危机的应对之策

针对史学危机以及来自其他流派的批判，民族主义史学家们认识到史学研究除了证明非洲的过

去外，还应该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有所贡献。 为了发挥史学研究的这些社

会功能，他们抛弃了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经验主义做法，提倡史学研究应该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

的研究，将研究主题从政治史延伸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传记、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发展密

切相关的主题上，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从研究目的与定位上看，危机之前的史学属于一种面向过去的

研究。 如前文所述，这种史学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
史学危机爆发后，民族主义史学家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功能性史学，这种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

解决尼日利亚面临的政治与社会问题。④ 为此，需要从历史教学、史学专业团体活动以及史学家个人

的写作素养三方面进行改进。 １. 阿菲博认为，应该注重对历史系学生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使其具

有不可替代性。 这不仅能保证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还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⑤ 在历史教学中，
如果只一味地向学生讲解非洲历史的基本事实，而不传授研究方法，毕业后，如果从事日本史研究，
他（她）一定会觉得无从下手。 正确的史学研究方法才是学生应该掌握的。 比如说，如果学生掌握了

经济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他（她）就可以从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史研究。⑥ ２. 尼日利亚历史

协会迫切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宣传会议、讲习班与研讨会，以便让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企业家、戏剧家、
记者、教师等群体意识到史学的价值。⑦ ３. 为了更好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家需要提高写作技

巧，增强史学著作的可读性。 史学也可以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文化资源，只有通俗易懂的史学著

作才能被非史学专业的民众接受。 例如，奥巴罗·伊基梅的《尼日利亚的沦陷：英国的征服》一书，⑧

该书的读者定位是本科生与普通民众，这决定了该书章节设置的逻辑结构：全书 １２ 章刚好对应尼日

利亚原 １２ 个州，作者按照时间顺序与地理位置论述这 １２ 个州被英国征服的历史过程及其反抗英国

殖民统治的情况，书中使用大量的图片与地图，这在当时的学术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尽管该书不

是一手研究成果，而是综合采用现有研究成果的二手研究成果，但其图文并茂，可读性强，读者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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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此书就可以对英国如何入侵尼日利亚、如何在尼日利亚进行殖民统治等基本史实一目了然，而
不必去查阅大量学术资料。

（二）厚今薄古，关注当代史。 尼日利亚史学家们将对最近过去的研究留给了政治学家，甚至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尼日利亚史学界都没出版过一部研究 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尼日利亚历史的专著。①

关注当代史，从史学视角聚焦当代问题有助于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正如阿贾伊指出的，“我们对于

历史的深入理解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代社会的运转方式……对现在的关注能使我们从过

去的视角提出更缜密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应该确保实现了历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②法罗拉认为，
民族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对象上，应该从前殖民时期更多地转向当代，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历史学家的

研究成果对国家来说是有用的，也就证明了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 民族主义史学的这种变

化，强调的是历史对于当代的相关性。③ 其原因有二。 第一，新兴社会阶层带来新的史学需求。 随着

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兴起，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 因此，“在大多数社

会中，自我意识已经从贵族与富人蔓延到了下层和穷人身上。 这种新的问题和阶级的出现，产生了

新的历史旨趣，这就要求史学家不能只迎合主要关心政治问题的上层阶级的历史旨趣，也要迎合那

些主要关心经济、社会和思想问题的普通民众的历史旨趣。”④第二，作为“见证者”的史学家有责任

为后世书写当代史。 史学家不仅是历史事件的研究者，他们有时候还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们

可以及时收集历史事件中的历史证据，记录重要人物及普通民众对于事件的反应与态度。 史学家应

把握时机，采访社会领袖，从采访中收集历史信息，因为口头证据的收集要比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

私人文件或官方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 一般情况下，历史人物不可能将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动机以档

案的形式保存下来，甚至随着他们的去世，一些事实也被带进了坟墓，成为永远的未解之谜。 但作为

“见证者”，史学家可以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得到他们想要的动机或者某些事实。 令人遗憾的是，
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没有去探索造成诸如 １９６２ 年行动小组内部分裂、尼日利亚内战、塔卡—
达布事件的原因等。⑤

（三）研究与当前问题相关的系列主题。 尼日利亚史学家们意识到阻碍史学社会功能发挥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因为主题上的局限性，过多地关注政治史，忽视了经济史、社会史或概念史方面的研

究。 为了更好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他们主张将史学研究的主题扩大到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发展迅速，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同时，妇女史研究也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末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研究分支。⑥ 史学家们提倡与非洲社会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

有四。
１. 族群关系史研究。 尽管民族主义史学家努力团结不同的群体，创建强大的民族国家，但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尼日利亚开始出现军事政变，并在 １９６７ 年爆发内战。 内战的爆发不仅暴

露了尼日利亚这个新国家的脆弱性，也暴露了民族主义史学在民族国家整合方面的局限性。 为了继

续发挥民族主义史学在促进政治稳定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民族主义史学家提倡对尼日利亚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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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对组成尼日利亚不同族群及

其文化制度的认知与理解，对族群间睦邻友好、文化互鉴历史的研究，对促进国家团结与发展来说至

关重要。 如尼日利亚大多数族群属于同一语系，史学家可以通过同源语变史学找出族群间的文化与

语言联系；还可以研究尼日利亚各族群在宗教思想上的相似性及其联系。① 二是史学家们提倡对造

成族群紧张关系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 奥巴罗·伊基梅认为，民族忠诚导致群体冲突的现象在尼日

利亚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虽然“部落主义”和族群冲突的主题在学术界和其他圈子中可以

自由讨论，但事实上，没有人试图对造成族群紧张关系的历史因素进行研究。 他认为，只有回顾历

史，才能理解和解决民族分裂的问题。② Ｇ. Ｏ. 奥卢桑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尼日利亚政治：
１９３９—１９５３ 年》③和阿耶德莱的《尼日利亚社会中的教育精英》④是这一时期研究尼日利亚族群关系

的代表性著作。
２. 经济史研究。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尼日利亚史学家 Ｓ. Ｏ. 比奥巴库（Ｓ. Ｏ. Ｂｉｏｂａｋｕ）与迪凯

已经开始了贸易研究。 但此时的贸易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而是欧洲商业扩展背景

下政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约翰·菲林特（Ｊｏｈｎ Ｆｌｉｎｔ）对皇家尼日尔公司（Ｒｏｙａｌ Ｎｉｇ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的
研究也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体现，唯一不同的是菲林特强调的是欧洲人的因素而不是非洲人的因素。⑤

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有关经济问题的重要资料，但是其要旨仍然是政治上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艾
哈马杜·贝罗大学、拉各斯大学以及卡拉巴尔大学等尼日利亚多所国立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明显转

向经济史研究的倾向。⑥ 法罗拉主编的《英国与尼日利亚：剥削还是发展？》一书收录了尼日利亚高

校历史系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殖民统治之下尼日利亚经济的论文，研究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尼日利亚

交通、货币、银行等部门的剥削，探讨了尼日利亚与英国之间贸易的不平等性，还研究了英国政府通

过公路与铁路线路建设对尼日利亚人的劳动剥削。⑦

３. 传记研究。 在史学危机爆发之前，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传记。 传记研究的对象是

“杰出人士”或“精英”。 他们对“杰出人士”或“精英”的选择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尼日利亚反对英国

的殖民统治，而不顾传记人物生活时代的普通民众是否将这些人看成“杰出人士”或“精英”。 比如

说之前被称为“杰出人士”的萨罗人（Ｓａｒｏ），⑧当时未受过教育的民众将萨罗人看成外来人，他们不

认为萨罗人是自己社会的一部分，更不用说认为萨罗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了。⑨ 阿严德莱认为，一部尼

日利亚史，不应该被简单地概括成是被过度夸大了的、传统的以及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的历史。 事

实上，尼日利亚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甚

至是宗教的领导人，这些人在尼日利亚历史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是尼日利亚国家的象征。 尼日利亚

史学家需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观念、思想以传记的、编年的形式撰写出来，以其思想启迪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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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①

４. 国际关系研究。 为了应对史学危机，满足社会对历史学的需求，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尼日

利亚高校历史系纷纷改名，给历史系后面加上“历史与外交学研究”“历史与国际研究” “历史与国

际关系研究”等各种各样的称谓。② 如尼日利亚大学的历史与考古学系，在 １９８１ 年改为历史与国际

研究系。 此外，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史学家们被鼓励从事当代尼日利亚国际关系的研究。③

（四）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改进。 史学危机爆发前，民族主义史学家们主要使用的是口述传统与跨

学科的研究方法。 由尼日利亚第一代史学家比奥巴库与迪克分别领衔的“约鲁巴历史研究项目”
（Ｔｈｅ Ｙｏｒｕｂ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ｈｅｍｅ）与“贝宁研究”（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Ｓｔｕｄｙ）都是整合不同学科资源的

跨学科研究项目。 其中，“贝宁研究”在其公告中明确写道：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使用跨学科方法），
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技术……从事所有可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应该在该领域共同工作，在整个研

究期间彼此密切联系。④

事实上，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并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希望，原因有三。
第一，学者们只在研究数据的收集中才使用跨学科方法。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某些参与者（多数是外

籍人士）带走了收集到的数据，并将其单独发表在专业期刊上。⑤ 第二，在实际项目研究中，并没有

实现真正的跨学科互动。 “贝宁研究”项目公告中提到语言学是非洲史学家的“必要学科”之一，但
在实际参与的专家团队中并没有语言学家。 此外，在该项目中，除了个别参与者之间偶尔通信，不同

学科之间并没有适当的互动，没有证据表明与会者曾经聚在一起进行正式讨论和交换意见，或一起

进行实地研究。⑥ 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仍然是以政治史为导向的。⑦

然而，随着非洲第一代史学家自己培养的研究生的不断成长，他们结合自己专业领域的经验，开
始对非洲第一代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产生质疑。 此外，随着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家对非洲历史

解释的关注与批判，引发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大讨论。⑧ 史学危机爆发后，民族主义史学家们转向新

史学，提倡一种能发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长处，能够弥补史学研究不足的语言学的、人类学的与考古

学的研究方法，超越收集研究数据的范畴，而将跨学科方法应用于研究分析框架中。 阿拉戈阿认为，
一个人完全精通多个学科通常是不可能的，但非洲的历史学家需要跨越学科边界的交流，他应该能

够用其他学科的实践者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述历史问题，他还应该能够理解并使用邻近学科的同事

对他的研究提供的答案。⑨ 迪凯认为，在非洲历史研究取得进展之前，社会科学、语言学、考古学、口
述史和文献证据等方面的研究总会提出一些新的见解。�I0

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扩大了史学家的研究视角。 在此列举两个案例说明民族主义史学家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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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使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尼日利亚三角洲历史的。 第一个案例是哈格特大学人文学院

整合学院资源，发挥考古学、语言学与历史学等学科优势，研究尼日利亚三角洲伊乔人（Ｉｊｏ）的历史。
其研究实践如下：首先，收集伊乔人的口头传说，并根据口头传说梳理出一千年间伊乔人的移民与定

居模式，构建伊乔人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机制。 其次，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检验

从口述传说中得出的结论。 通过对三角洲地区语言的细分验证口头传说中的各个子族群之间的关

系，验证伊乔人的迁移模式及其方向。 最后，根据口述传统在东部地区确定了五个地点，并对其进行

考古发掘。① 第二个案例是迪凯和费利西亚·埃克朱巴（Ｆｅｌｉｃｉａ Ｅｋｅｊｕｂａ）通过使用社会学与历史学

相结合的方法重构阿罗丘库人（Ａｒｏｃｈｕｋｗｕ，以下简称阿罗人）的历史。 之前的史学家们仅仅依赖口

头传说提供的史料研究阿罗人的历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殖民统治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改变

了阿罗人的政治结构，并让奴隶阶层登上了统治者的舞台。 迪凯等学者使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的方法，通过对阿罗人不同版本口头传说中导致扭曲的社会和政治需求的详细分析，以及通过阿罗

人口头传说中社会的象征与价值体系的社会学分析，认为阿罗人的口述传统中有明显被篡改与操纵

的痕迹。 这种被有意识篡改的部分正好是阿罗人社会中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
并在不同时期引发了阿罗人群体内的不同族群冲突。 尤其是当阿罗人中的下层阶级通过政变成为

统治阶级后，往往通过篡改口头传说而美化其出身。②

结　 语

今天的非洲国家还在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而努力，非洲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还没有完

成。 非洲史学家们对于造成当今非洲经济发展滞后与国家动荡根源的探寻仍在继续，对根源的这种

探寻必然会追溯到殖民统治时期及后殖民时期，必然会涉及非洲与欧洲历史上的联系。 非洲史学研

究就像一条射线，这根射线以当前问题为起点，对于其根源的探讨可以无限向后延伸。 尽管非洲史

学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如何从非洲人的视角研究非洲史、史学研究

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国家稳定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这些古老的研究主题仍然存在，民族主义史学

并没有被时代抛弃。 经历了史学危机之后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为了过去而

研究过去，其研究更多地是为了有助于非洲国家现实问题的解决，即运用历史为民族国家服务。 不

管过去还是现在，致力于国家构建的史学研究宗旨没有变。 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从最初的黄金时

代到危机时代，再到面对危机时在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史学研究主题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这或许就是为何民族主义史学至今还在非洲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所在。

（作者王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邮编：３２１００４）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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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ｍ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ｓｅｄ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ａｂｌ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ｂｙ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ｖｉｎｅ 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ｉｔ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ｂａｄ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ｏｕｂ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１９７０ｓ，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ｇｒａｖ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ｔｓ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 ／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Ｂｏｙａ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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